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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端于 70 年代末期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初步完成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重新构
造, 随之而来必然要求把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转到如何为农民进入市场铺平道路。
















表现在, 农业中的“两权分离”主要是指农业用地, 所有权归集体, 经营权属个人, 而农业用地以
外的其他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 则大部分是由农民个人投入的。这部分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
所有权与经营权, 均统一于农户, 并不存在着“两权分离”的问题。其次表现在, 持“两权分离”观
点的人, 把我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 仅仅理解为经营方式的改革, 而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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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涉及所有制改革。不错, 我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 是从经营方式的改革入手的, 即把传
统的高度集中的集体统一经营, 改革成为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而一旦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承包户, 为了在经济运行中不断





















最低的限度。这是因为, 理性的经济人,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 与此相联系, 就必
须不断地进行自己的收益 (或效用)和成本费用的计算, 以达到收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而只有通
过改革, 把经济行为的外在化效应, 降低到最低限度, 把社会成本费用内在化为微观经济组织
的成本费用, 把社会收益 (或效应)内在化为微观经济组织的收益 (或效应) , 才能使微观经济组




说, 他要能把带到市场上去的产品进行有效的竞卖, 他就必须真正是产品的支配者和主体; 就


















少年来, 土地政策上稍有风吹草动, 哪怕是提法上的细微变动, 农民都会很快作出反应。对我国
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来说, 土地仍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或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
和再生产条件。即使是外出打工的农民, 也不愿意完全放弃承包田。因为外面的世界充满着风
险, 他们既没有城里人的身份, 也没有社会保障, 一旦工厂倒闭, 企业裁员, 城里呆不下去, 他们
最后的家园, 最后的保障仍然是那几亩地。只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农民才会有长远打算, 才乐
意在自己的地里修渠打井, 整地施肥, 增加投入, 提高产出; 只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农民才能
解除后顾之忧, 放心地进城进厂, 从事二、三产业, 农村的分工分业、结构调整才有可能顺利进
行; 只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产权关系明晰了, 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流转机制才能真正建
立起来, 促使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进一步分离, 解决“有地不种”和“没地可种”的矛盾。
　　当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中央及时作出决定,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不变。其目的是为
了使农民对土地承包关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为什么要延长 30 年不变呢? 越来越多的人
取得这样的共识, 即第一轮承包期 15 年, 第二轮承包期加长一倍, 无非是要给农民一个长期稳
定的预期。中央反复强调土地承包期长期不变, 是很有针对性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至 1996
年底, 虽然有 60% 左右的村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 但真正宣布 30 年不变的比例不到
20%。 1978 年以来, 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三点零一次, 至少有超过 60% 的村庄和
60% 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已经不同程度出现如下的苗头: 即任意更改




税制度, 既有明税又有暗税, 而其中的暗税则是软约束的, 其随意性相当大, 往往夹杂着对农民


























深刻的理论认识, 也是家庭承包经营在一些地区的不稳定运行的重要原因。1998 年 10 月, 党
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明确指出, 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
农业, 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

















点, 就是一切围绕着一个“权”字展开, 即强化所有权, 明确发包权, 稳定承包权, 放活使用权。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可以考虑将村民小组 (相当于以前的生产队) 界定为农村集体土地
的产权主体, 以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的边界, 保留村民小组对土地分配调整及其他处分权。同
时承认村民小组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排他性占有权, 并用法规予以规定, 以有效抵制对土地















样看, 即土地承包合同期限越长, 土地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 使农民由单一的田
面耕作权演化为实际上的占有权、使用权、剩余产品分配权及有条件的处分权。由此决定了土
地制度改革的趋势, 应当是不断弱化所有权, 而强化承包权, 放活使用权。即把农户对土地的单
一使用权, 拓展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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